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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水把醴陵分隔成了两面，一面是现

代商业的城区，另一面是青绿绵亘的西山，

呈现出“西文东市”的格局。渌江书院便嵌

在西山翠微处。

作为湖南省现存较完整的 14 个书院

中，仅次于长沙岳麓书院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渌江书院如今被建设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醴陵城市文化的名片，向

游客诉说着醴陵的千年文脉，它深厚的文

化根脉与历史源流也被不断挖掘与书写。

我不禁想探寻，这座书院，对醴陵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一

渌江书院掩映在葳蕤葱郁的山林之

中，石阶、步道与亭台沿山起伏。从马路边

拾级而上，穿行其中，如同行走在西山的脉

搏上。书院门前，洗心亭、洗心泉、鉴塘、日

月亭等景观散布，亭台嵌在山水中，山水环

在亭台周围，组成了渌江书院主体建筑前

灵秀的园林。穿过园林，从城市带来的风尘

与燥热似乎都被荡涤一净，周身清朗。

书院景观是书院文化的表意方式之

一，是书院文化在物质实体上的外延。渌江

书院在修缮中保留了书院建筑与山林水泉

的相对关系，一呼一吸，一折一回，一俯一

仰，一步一景，营造出书院静心修身、格物

致知的儒学意境。景观中的楹联蕴含着儒

家价值取向，也彰显着此处教化育人的责

任。回折的空间布局调动起探幽寻古的意

趣，循着景观缓步向前，我的思绪溯流而

上，回到渌江书院的原点。

这个原点是书院文化史上为人称道的

一次思想碰撞“朱张会讲”，然而鲜有人提

及，它的发端在醴陵。

乾道三年（1167 年），朱熹自福建来到

湖南与时任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会面。张

栻从长沙前去相迎，二人于醴陵会面，在渌

江书院前身的青云山县学宫开坛讲学，“朱

张会讲”由此肇始。随后两人共同前往岳麓

书院，沸腾起书院学术文化的极盛。“朱张

会讲”为醴陵埋下了理学文教的种子，此后

吕祖谦、朱熹的学生黎贵臣等名流先后来

到醴陵讲学，并创建东莱、昭文两座书院，

重教兴学之风日盛。随后的明清两朝也相

继修建起一批地方书院，渌江书院便是其

中一座，浇灌与扶植它的，是醴陵地方知县

与绅民。

作为县级书院，渌江书院自诞生起便

与醴陵地方紧密联结。乾隆十六年（1751

年），新任知县管乐初上任，地方绅士何朴

山便前来求见，请求知县主持建立书院。管

乐随即与当地士绅商议，于青云山学宫故

址建立渌江书院。

田产收入是书院常年的经济来源，虽

然渌江书院建成后，就以官办书院的面目

出现，但官府的拨给并不丰裕，只在乾隆十

八年（1753 年）时，由醴陵知县将原义学田

约 23 顷拨给新建的渌江书院。当地官民虽

也陆续捐有学田，但书院的开支仅凭学田

仍难以维系。于是管乐“设簿劝捐”，并撰

《初建渌江书院并劝捐膏火引》，倡率绅民

募资，一时出现了“绅士裒集，公会多赀”的

盛况。此后，各个时期的知县捐廉与绅民募

集成了重要的经费来源，与其他产业一起

维系着渌江书院的弦歌不绝。

醴陵绅民参与进渌江书院的建立，也

支撑起它的新生。清道光年间，醴陵洪灾，

书院虽因地势较高幸免，但多处建筑因常

年风侵雨蚀，已摇摇欲坠。见此情景，暂居

书院理政的知县陈心炳便提出迁建书院至

西山。本就不富余的书院难以面对迁建所

需的庞大资金，于是发起了迁建捐资活动。

在《渌江书院志》的记载中，此次迁建参与

捐赠的人群中捐款数量最多，并占总捐款

额七成的群体，是以个人名义捐资的醴陵

乡民们。在多方资助下，渌江书院得以迁入

西山，延存至今。

醴陵人向来推崇文教，当地古谶云“洲

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他们便把渌江中

的芳洲称为“状元洲”。由宋至清，醴陵曾先

后建立起七所颇具规模的书院，成为湘东

子弟求知究学的圣地。在科举制打破门阀

政治、加速阶层流动的机遇下，醴陵人相信

教育和人才能够托举起这个县域的未来。

于是他们将涵育人才、振兴文教的愿景化

为钱币与田产，成为无数毛细血管般的细

小支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渌江书院。

二

在醴陵的文教史中，可以寻见诸多鸿

儒巨擘的影子。继朱熹张栻“朱张会讲”开

坛讲学之后，各地名家纷纷到醴陵讲学，其

中就有心学大儒王阳明。

渌江书院的靖兴寺门前铺满了千年古

樟投下的绿荫。古樟旁，立着一块写有“阳

明樟”的石刻。五百多年前，王阳明被贬贵

州途经醴陵，在书院内的靖兴寺讲学。或

许，当时官场失意的他也曾在这棵古樟下

怅怀。三年后，王阳明东山再起，被召任江

西庐陵县令。他又一次途经醴陵，再次来到

千年古樟下，留下哲理诗篇。

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如今这首诗被铭刻在石碑上，与他在

此留下的心学思想一起，成为永恒。古樟千

年仍蓊郁蓬勃，枝叶已蔓发舒展到了园林

边，王阳明的哲思也辐射到了比醴陵更远

的地方，到今天依然焕发着东方智慧的光

辉。

渌江书院包容了官场失意的王阳明，

也曾拥抱过另一位科场失意的名臣，他叫

左宗棠。

道光十六年（1836 年），24 岁的左宗棠

来到醴陵接任渌江书院山长，在此之前他

渴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先后多次赴京会

试，却均不及第。科举失意的他转向经世致

用，主持书院教学工作的同时钻研舆地、兵

法。

出任渌江书院山长后，左宗棠设计出

奖优罚劣的制度，要求书院生徒每天记录

当天功课，晚上由他本人亲自检查。将疏怠

荒学生徒的膏火钱扣除，奖励给勤于治学

的生徒，整顿内部风气。他还将经世致用的

理念融入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删减了经义

注疏中空疏的说教，加入舆地、兵法与农经

等实务课程，并时常带领生徒走出书院，在

山林中教学，革新渌江书院学风。

坊间谈起左宗棠与渌江书院之渊源

时，多津津乐道于那两副让回家省亲途径

醴陵的两江总督陶澍赞赏不已的对联，并

将之视为左宗棠日后煌煌功业的起点。我

却认为，相比两副逢迎上意而又构思精妙

的对联，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大刀阔斧的改

革才是留给醴陵士子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种“一意干将去”的知行合一、身体

力行学风，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醴陵学子，培

养了醴陵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胆

识和气魄；造就了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

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济用的教风

学风。

三

渌江书院的教育便是在王阳明、左宗

棠这样的名师的倾注中不断赓续发展，为

醴陵源源不断地输送地方人才。

渌江书院创建前，醴陵县自唐朝开科

取士以来仅产生了 8 名举人。而渌江书院

白墙黛瓦的大门里却走出了 52 名举人与 5

名进士。近代废科举后，渌江书院也不断自

我革新，建立新式学堂。近代时，渌江书院

脱离传统的儒学教育体系，引入新学，走向

与世界相接的现代教育，培育出大批近代

地方人才。

如今，书院大门与新式学堂的白墙红

砖相接处留存着一条突兀的隔痕，这是建

筑的分隔，也是两个时代的分野。以此为

界，向后是修身育人的理想，向前是开眼看

世界的求索。

近代的书院学子依然与国家的兴衰共

振，他们纷纷投入了关乎民族危亡的事业

中。如今渌江书院门前的马路以书院培养

出的近代军事家左权的名字命名，这位与

左宗棠同姓的年轻人从渌江书院走出，投

笔从戎，一路南下，奔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

心广东，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

将领。

渌江书院培养出的无数地方人才将自

我投掷进醴陵的地方公共事业，或参与进

宏大历史齿轮的推动中。与左权一样的书

院学子中，有宋飏裘、宁调元等争取民族独

立自由与解放的革命者；有袁家普、王复、

阳绍城等实业兴邦的实业家；也有杨和筠、

傅熊湘、刘谦等依然希望通过教化启蒙民

众的教育家。

一方面，当地绅民与政府配合，共同维

护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渌江书院

培养当地人才，不断丰富着醴陵的文化底

色，反哺着当地社会。

醴陵这座城市便是这样与渌江书院形

成了良性的共生互动，这样的互动还在运

转着。

如今渌江书院已经不再具有培育地方

人才的功能。但这一重要的功能并没有消

失，而是在渌水的另一边得以延续。

青云山如今被嵌入了城区中心，周围

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商业生态。曾经

青云山上渌江书院所在处也变为了醴陵一

中，继续发挥“文教圣地”的教育功能。醴陵

一中从书院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继续承担

着过去渌江书院的使命，为国家与社会培

育地方人才。

对现在的醴陵人来说，渌江书院依然

代表着醴陵的文化根脉。但也不仅于此，文

物建筑在当代活化利用中转换其功能，与

时代诉求共振，持续焕发当代活力，与城市

空间一体，与居民生活相融。今天的渌江书

院作为大众文育的公共空间存在，醴陵人

带着下一代走进书院，聆听历史的回声，进

行新的文化传代。

梅岗村的韵味
欧阳光宇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村，是一个小而美的古村，素有

“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此村以山林为主，耕田为辅。

早年在平汝高速和 G106国道未修通之前，这个位于山窝

窝里的古村十分贫困。而现在看梅岗村，你会被村庄的整洁、

美丽和文化氛围所感染。

梅岗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5%，2019 年入选了第二批国

家森林乡村。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秋天，已收割的稻田旁，

丹桂开得满满当当，于是人们的呼吸中又装满了桂花沁甜的

香。村里栽着成片的桃树，春天桃花开时，又会是另一番

美景。

村民的新楼房随处可见，房前矮墙边，一丛丛仙人掌长

得旺盛。想起作家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昆明人喜欢将

仙人掌扎一个洞，然后用麻绳拴着，倒挂在门上，用以辟邪，

而我看到梅岗村村民栽在门前的这一大丛高过人头的仙人

掌，像这种辟邪的气势，比昆明人要大。

村民门前的红军井，则让人看到了“大我”的英勇气概。

战争年代，红军曾在这口井里打水，用井水炊饮、洗脸、喂马，

顿觉梅岗村于钟灵毓秀中飘扬着一股英雄之气。

山林之中有清泉，清泉顺山而下，集成小潭，得名长寿

泉，泉水清澈。长寿泉不但寓意龟年鹤寿，更有诗画般的

意趣。

钟家大屋让人看到梅岗村对儒家、客家文化的传承。此

屋是梅岗钟氏族人第三代祖屋，呈“凹”字形，始建于晚清，原

有近千平方米，是兼具祠堂祭祀、民宅居住功能的传统民间

建筑。前后有七代人居住，代代沿袭祖辈“耕读安身、善学修

身、笃行立身”的《钟氏家训》，至今梅岗村钟氏族人共有二百

余人。钟家大屋现保存有近六百平方米，古为今用，已改为了

梅岗村议事堂。

大屋里还能见到一些老物件。一块朱底金字的匾额，高

悬在大厅的房梁上，上书“耳顺眉齐”四字，是清光绪年间钟

岳生先生与夫人曾老孺人六十岁生日时，钟家亲友族人前来

拜寿赠送的贺礼。出大厅往各个房间走，我们还看到木雕的

“麟吐玉书”的脸盆架、碾米的石磨、舂米的木臼，这些匾额、

日用或劳动工具，在时光流转中泛着岁月厚重的光泽。

出钟家大屋往山林里走，里面建有一个军事拓展基地，

射击场地、晃动的木墩桥、严密的铁丝网等，布设在山林里，

适合家长带着小孩来体验，也适合单位组织职工来团建。山

林里空气清朗，各种的花儿开了，令人眼里的色彩更加丰富。

再往前有采茶、制茶体验区，实则是一个生态制茶厂，采

用四位一体(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是梅岗

村特色产业之一。除了制茶，梅岗村还有白鹅、黄桃、柰李、油

茶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办得有声有色。

我们来到银杏主题公园，此地有树龄超过了 340 岁的一

棵大银杏树，令人震撼。公园估计尚在筹划中，还有许多文章

等着去做。

看过梅岗村，我想说，梅岗村的美景让我着迷，梅岗村人

的追求和憧憬则让我深深感动。

天空如靛，蓝得像个古老童话，令人不

自觉屏住了呼吸，思绪也似乎陡然凝固起

来。云朵自然也有，是山外少见的绵软纯

白，纤尘不染，像踟蹰的深闺少女，村庄便

偶尔留下一抹灵动的云影。

村庄卧在幽深峡谷间，浸染两边山峦

淌溢而下的浓翠。屋舍多为新盖，三三两

两，一律素淡粉墙，屋顶瓦片却或红或蓝或

灰，各展风姿，也彰显着主人的雅好。小溪

恬然横于谷底，清冽如镜，盛满天光云影，

蟒蛇一般蜿蜒而前，缓缓没入峡谷尽头。一

条与小溪平行的水泥村道平整而洁净，侧

身穿过屋前晒谷坪、村部休闲广场，又顺山

脚消隐在了葱绿间。

我踏着一团云影，沉醉在这无边的苍

翠与幽谧里，耳畔似乎传来陶渊明的吟

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村庄并

非桃源，却胜似桃源。村名颇俗——李家

村，犹如闾巷田间常闻的张三、李四，却有

极幽处的雅静，将我从山外数十里渌口镇

上携来的尘垢与俗虑，瞬间洗涤一尽，通

体恬适。

村子古意漫漶。一座大约能并走两驾

马车的石桥横卧溪流，将两岸人家连接起

来。石桥青石栏板沧桑，桥面苔痕斑驳，踏

上去寂寥无声，我却似乎听到了苍古的回

响。村人说，石桥不知建于哪代祖辈，但确

乎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见证了诸多兴衰荣

枯。石桥一端的陡坡耸出株古树，蓊郁苍

虬，不得其名，只知村里类似古树多达 12

株，都有数百乃至上千年树龄。

山间古意更浓。村庄四面环山，以明月

峰最为奇伟瑰丽，海拔 800 多米，属南岳七

十二峰之一。盘桓林荫深处，不时可见苍古

乱石堆砌或散落的印痕，曾是屋舍还是墓

室，已无从得知，只是令人蓦然遥想远古先

辈跋涉劳作的艰辛。

我伫立一棵老松下远眺，远处，渌口、

醴陵和攸县三地风光旖旎而呈，尽收眼底；

而近处，李家村的屋舍、田园、村道历历可

睹，山腰偶尔漫过乳白雾岚，村庄便隐隐约

约，成为海市蜃楼里的仙居之所，更见清幽

与神秘了。

李家村既幽且古，美则美矣，却因深山

阻隔，进出两难，曾是省里的贫困村。村民

眉宇间没有幽古蔓生的诗意，只有绵绵清

苦。青壮年多漂泊山外，打工糊口，留下的

老幼，守着清风白云与贫瘠土地，常面有菜

色。好几年前，村里来了工作队，领着大伙

忙活许久，日子才渐渐甘甜起来。

村部不远处石棉瓦平房围就的院落，

细细幽香弥散，我像一只闻着山花气息的

蜜蜂，被吸引而去。步入院中，一床床特制

的晒簟次第摊开，晒满萝卜。屋里靠墙是一

排排木架，摆满坛坛菜肴，都是剁辣椒、干

豆角、干刀豆类乡土口味菜。坛身一侧贴有

“私家园”标签，素雅而不失大气，颇有城市

大厂的风格。正忙活的村人盛情递过筷子，

让我尝尝这些坛子菜。揭开坛盖，特有的芬

芳扑鼻而来。

这是村里扶贫工作队帮扶而建的康态

种植养殖合作社。这些年，“私家园”声名渐

起，产品畅销山外。村民被安排在车间干活，

除了拿薪水，年底还有分红。而今，全村早已

甩掉贫困帽，村貌也焕然一新。村集体有了

积累，开始关爱老幼，每到重阳节，便将全村

老人请到休闲广场，吃坝坝宴，听花鼓戏，接

受义诊。老人们欢然与会，最多时有 300 多

名。于是，村子又有了陶渊明笔下“黄发垂

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眼下，村子被纳入

乡村振兴省级重点帮扶村，老老少少又一脸

春风，奔走在更甜蜜红火的路途。

尝够坛子菜，我坐在一户人家屋场小

憩。主人笑着递过一杯清茶，品一口，甘甜

满嘴，又直入心脾。听到我的赞叹，主人脸

上溢出自豪，说，我们喝的都是山泉水，富

含各种矿物质，村里准备开发矿泉水产业

项目呢。

我微笑颔首。又一阵清风拂来，山村依

旧如刚来时的幽寂，但我知道，这幽寂间蓬

勃着火焰，将燃出更美的日子……

渌江书院，一座城市的千年文脉
颜雨欣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

渌江书院建筑群

李家村访幽 张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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